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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月前，郭刚堂找到被拐卖24年的儿子郭振(又名郭新振)。
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放弃对孩子的寻找。数十个省份，骑行50多万

公里，报废10辆摩托车……以郭刚堂的故事为原型拍成的电影《失孤》，
由刘德华主演。然而《失孤》的故事并未迎来如大众期待的完美结局，已
经成年的郭振选择继续和养父母一起生活。对于郭振的选择，郭刚堂说
他理解并支持，“我唯一的想法，就是孩子能好。”

郭刚堂寻子骑的摩托车已经用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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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郭振

时隔24年，郭刚堂见到了儿
子郭振。郭振已26岁了。他不记得
2岁以前的事，从没想过自己曾
是被拐儿童。郭刚堂仔细地从儿
子身上寻找着血缘的印记，“一
看就是我儿子，但比我帅多了。”

在公安机关举行的认亲仪
式上，头发花白的郭刚堂，一只
手紧紧抱住比自己高出半个头
的郭振，一只手去抹眼泪。

但在众多镜头簇拥下，郭振
的背明显僵直着，他不知道手应
该放在哪里——— 眼前的父亲，如
此陌生。在后续采访中，郭刚堂
澄清说郭振不是没哭，当时他正
在低声安抚自己，“爸妈，我这不
是回来了吗？”只是当时话筒收
声不好，众人没听见这一句。

按照相关规定，被拐儿童成
年后拥有自主选择的权利，郭振
选择回到自己的养父母家。他已
经读完大学，当了老师，即便知
道了自己的身世，也难以割舍早
已熟悉的一切。

郭刚堂说，孩子找到后，自
己也有倾诉的欲望，想要敲锣打
鼓地告诉全世界，孩子找到了。
但平静下来后，想得更多的是，
到底哪种方式才是真正对孩子
好——— 郭振和养父母之间有24
年的情感牵绊，这既无法否认，
也不能抹去。“郭振选择重新回
到养父母身边”，消息一出，舆论
瞬间引爆。很多人都希望郭振能
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因为父母找
了他24年。尤其是父亲郭刚堂，
为寻子单骑走天涯，几经生死。

“我支持郭振的选择。”面对
沸腾的舆论，郭刚堂说，如果自
己非要逼着孩子做选择，那受伤
害的就是孩子，“就算孩子选择
我们，也会有人说他不报养恩。”

作为父亲，郭刚堂在用自己
的一切力量去保护郭振，不让他
陷入两难境地，“整个事情最大
的受害者是孩子，如果非要他来
到我身边，他会受到二次伤害。”

为保护郭振，在公开表达了
对郭振选择的支持，并且表示同
郭振养父母“像亲戚一样走动”
后，郭刚堂“消失”了。他几乎不
在公开场合露面，小心保护着郭
振的一切信息，包括照片、工作
单位乃至他养父母的家庭信息
等，他用沉默，等待热度的消失。

父与子

郭刚堂在重新学习做一位
父亲。除了郭振，他还有两个孩
子，虽然常年奔波在外，但父亲
给孩子的爱从来没有缺席。每次
回来，郭刚堂都会给两个孩子讲
点外面的新鲜事。在两个孩子心
里，爸爸去外面找哥哥了，但爸
爸会回来，给他们带来礼物和故
事，爸爸是很厉害的人。

但是给郭振做父亲，郭刚堂
显得有些小心翼翼，像一个初为
人父的新手爸爸一样，探索着和
儿子的相处方式。

郭振是一名教师，郭刚堂平
时几乎不会给他主动打电话，只
是从微信上联系。父子之间形成
了默契，他们在聊天中会刻意跳
过中间那些年。

为了找到郭振，郭刚堂在外
面乞讨、挨打，吃遍人世千般苦，
他从来不说；郭振的成长经历，
他在另一个家庭里遇到什么，成
长的困惑如何消解，郭刚堂也从
来不问。双方聊天，都在小心翼
翼地避开敏感话题。“这一个月
以来，我们基本都是聊新闻，聊
工作，我们谈以后，不谈过去。”

郭振找回来了，郭刚堂不想
让那些记忆碎片变成玻璃碴扎
在孩子心上，他不想让孩子背上

道德枷锁。

半个呱嗒

很多人对郭刚堂如此“大
度”的选择并不认同，一路见证
了郭刚堂经历的痛苦，亲戚朋友
都劝他把孩子要回来。采访时，
小区里一位大爷远远地就向郭
刚堂招手：“你得把孩子带回来
啊！这是咱自己的孩子……”

郭刚堂的妻子张文革总是
想着能多看看郭振，想跟孩子生
活在一起。说起这个问题，郭刚
堂沉默了一下，“那她也得忍
着。”他怕郭振会有压力。在采访
时，他小心地避开记者询问的一
切有关郭振的细节，“我不想打
破现在的平衡。”谈及认亲后的
走动，郭刚堂并没有正面回答，
只是表示近日河南洪灾和疫情
的原因，让两地往来不便。

“孩子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
的是心在一起。”郭刚堂心里清楚，
24年的分别，让双方不可能没有一
点隔阂，“日久见人心，总有一天会
走到心里去。”只是，就算每个人都
在努力愈合创口，缺失的24年还是
横亘在这个家庭中间，像一道隐秘
的伤痕。郭振生活在河南，爱吃面，
郭刚堂家在山东聊城。虽然都是北
方，但聊城是运河古都，和中原大
地的口味、菜品相差甚远。认亲当
天宴席上有一盘聊城的名吃呱嗒，
这是一种煎炸的当地小吃，郭振当
时吃了半块。这个细节，让郭刚堂
高兴了很久，“这是家乡的味道。”

“你怨恨吗？”

郭刚堂当年寻子用的摩托
车，静静躺在地下室里，已经完成
了它的使命——— 这是郭刚堂骑的
第十辆。寻子时，郭刚堂就把印着
孩子照片的旗插在摩托车后面，行
程逾50万公里，走遍了除新疆和西
藏外的所有省份。电影里，刘德华
说，“15年了，只有在路上，我才感
觉我是个父亲。”这基本是郭刚堂
对导演彭三源说的原话。

路上的艰辛，只有郭刚堂自
己能体会。他遇到过交通事故摔断
过肋骨，碰到过拦路抢劫，还遭遇
过泥石流。在骑行深圳的路上，一
万五千多公里行程中，见到100多
起车祸，12个人在他眼前死掉，其
中6个是骑摩托车的，“老天没让我
死在路上，已经算对我不薄”。

儿子走失前，郭刚堂在当地算
殷实之家。为了找儿子，不到一个
月就倾家荡产。郭刚堂寻子路上的
开销，靠沿途出售家乡的手工葫芦
为生。没钱了，就回家打短工，打完
工再上路。最窘困的时候，他手里
只有一毛五分钱，只能要饭吃。为
省钱，他住过墓地，睡过桥洞，和流
浪汉抢睡觉的地方。

有一次，郭刚堂骑到大别山，
正好碰到大风大雨，山路一侧就是
悬崖，郭刚堂连人带车卡在了水泥
桩上，看着一侧悬崖，郭刚堂觉得
跳下去把一切了结也挺好，但这时
候，摩托车后座上的旗子还在风雨
里飘着，发出啪啪的声响。那声响
像郭振在说，“爸爸别难过，我一直
陪着你呢。”九死一生，这只是漫
漫寻子路上的一个瞬间。

“你怨恨人贩子吗？”记者
问。家庭破碎、风雨奔波、双鬓染
霜，24年的亲情是一片空白。

“以前会有怨，会有恨。”郭
刚堂说，“但我们得看以后。我已
经过了24年苦痛的日子，难道我
以后还要过吗？我的意愿就是修
复血浓于水的亲情。”

急不得

郭刚堂尽最大可能给孩子
自由和选择，但他有时候也不是
那么“大方”，会在某些细节上坚
持：他始终坚持叫孩子“郭振”，
虽然孩子对这个名字并不熟悉。

一个月的时间里，郭刚堂基
本知道了孩子爱吃什么，喜欢什
么，郭振也开始慢慢了解着亲生
父母，这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
展。父子之间，在互相打量、试探
中，慢慢感受和靠近对方。郭刚
堂说，这个过程，“急不得”。

能够做到“急不得”，一方面是
24年的时间已经磨平了郭刚堂的
一切棱角，另一方面，在找孩子过
程中，他见过太多眼泪和破碎。某
种意义上，寻亲这件事更像在和命
运赌博，成功找到孩子已经不容易
了，能回归家庭更难。

在找孩子过程中，郭刚堂主
办了天涯寻亲志愿者协会，在找
郭振的同时，也为更多人找丢失的
孩子。他见到太多不尽如人意的案
例：有对夫妇丢失孩子后，十多年
遍寻无果，丈夫顶不住压力，跳楼
死了，结果孩子在30多岁时找回
了；有的夫妻因为找孩子的事产生
分歧无奈离异，两个人的压力留给
一个人继续去找……

从某种程度上说，郭刚堂算
“幸运”的：重新见面时，郭振健
康，读过大学，是个彬彬有礼的

好小伙。“人得往前看。”地下室
里，还散落着一些寻子时用的孩
子照片，郭刚堂把这些收拾起
来，关掉灯，锁上门，“没有任何
隔阂是一种奢望，相处需要时
间，我们都在努力。”

关机的自由

记者见到郭刚堂那天，他穿
了一件浅蓝色衬衣，西服裤子，
还有一双簇新的皮鞋。这是他跟
妻子张文革一起去镇上服装店
买的，“挺大的服装店，这身加起
来得300多块钱。”在此之前，他已
经很多年没买过、穿过这么“正
正经经”的新衣服。

孩子妈妈张文革也变了，她
一直饱受肩疼困扰，但从来不舍
得去医院看，怕花钱。这次她主
动提出要去医院看病，“以后儿
子成了家，得看孙子孙女。”郭刚
堂带着她，医生给扎了几针，原
本疼得抬不起来的胳膊很快觉
得好转，“就花了167块钱。为了这
点钱，她就这么忍着，疼了这么
多年。”说起这个，郭刚堂觉得愧
对妻子，为了找孩子，夫妻俩这么
多年一直过着近乎自虐式的生活。
现在儿子找到了，妻子终于肯给自
己花钱了。夫妻俩之间的聊天也变
了。以前郭刚堂寻子无果回家后，
两人纵有千言万语，也被大段沉默
代替。因为不管说什么话题，最
终都会引到郭振身上。郭振的丢
失是两人最大的痛。

“现在我们俩遛弯，能聊点别
的了。就算又说到了郭振，也没那
么沉重了。”郭刚堂说，终于可以卸
下包袱，聊点家长里短了。

寻回郭振后，郭刚堂终于有
了“关机的自由”。以前怕漏掉线
索，电话从来不敢关机，但随着自
己“出名”，每天都会接到各种电
话：除了让他帮忙找孩子，还有让
他找牛、打官司、倾诉的。郭刚堂现
在终于可以关机了，“这是找回郭
振后我觉得最幸福的事。”

新的生活正在规划中。郭刚
堂喜欢开车，他脑子挺活，已经
看好了一个运输项目，准备开
干，“任务很艰巨，还得给儿子娶
媳妇、看孩子呢。”因为刘德华主
演的《失孤》引起轰动，之前有多
家直播公司找到郭刚堂，想“包
装他当网红”，价格从40多万一
路开到近200万，都被郭刚堂拒
绝了，“男人要靠自己的双手养
家糊口，不弄那些东西。”

停不下来

郭刚堂说，他太懂孩子丢失的
痛了。自己的孩子找到了，还有很
多孩子没找到，他不忍心停下。

“我这几年一直在找人开发
一个寻亲程序，就是把所有失踪
人口的信息尤其是特征都放上
去，只要用人像、关键词对比，就
能找出相关的人。”郭刚堂掏出
手机，给记者演示上面的信息，
打开小程序“天涯寻亲”，输入

“伤疤”关键词，包括郭振2岁照
片在内，出现在失踪儿童一栏。

“一个老郭能有多大力量，
就是累死，我也没有多大本事，
我就是个普通人。”郭刚堂说，现
在他的微信、抖音每天还收到大
量信息，根本看不过来，“等这个
软件上线，大家就能通过这个找
到很多关键线索和信息。”

郭刚堂说，这个程序的种种功
能，针对的都是自己寻子几十年的
痛点。他计划着，等疫情形势缓和
一点，自己就去北京再找一趟技术
公司，把这个软件完善后正式推
出。等一切都步入正轨，自己就从
天涯寻亲协会会长的位子上退出，
把这个寻亲软件捐出去，让相关部
门来接管运营。

“到时候，老郭也过过正常
的日子。”郭刚堂计划了三件事：
骑着摩托车玩，陪妻子旅游，帮
儿子看孩子，“以后就过这样的
好日子。”

找到儿子，郭刚堂的心终于放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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